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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 抱 奇 与 《古 今 医

�总��匀�
一
�

彻》

�乱�

南京中医学院研究生班 项 乎

怀远
，
字抱奇

，
云间 �今上海市松江县�

人
，
清嘉庆年间名医

，
生卒年代无可考

。

怀氏

少洽儒术
，
壮岁弃去

，

遂隐于医
，
博览广集

，

揣摩经验
，
历二十余载著成

《 古今医彻
》 �以下

简称《 医彻���一书
。

凡
“
昔贤未发者补之

，
今人

沿谬者正之
，
取所尝疗治多疑难而已效者

，

据

证案末，’�顾序�，
体理灿然

，

博而有要
。

故曾

多次翻刻
，
流传较广

，
并被编入 《 珍本医书集

成》 。

是书凡四卷
，

卷一为伤寒
，

自两感证至

夹症
、

坏症
、

遗毒 ， 卷二
、

卷三为杂症
，
自中

凤至眼
、

耳
、
口

、

鼻
、

痹
、

痈 ， 卷四为女科
，

自调经
、

治带至胎前
、

产后等
，

末附医簌数则
。

从理论结合经验
，
由经验佐证理论

，
反复说明

治病之必宜通权达变
，
不可拘执成见

，
因而不

乏可资借鉴之处
。

立论平正 通权达变

怀氏认为
，
古代医家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

，

值得后世效法
，

曾引王慈照语日
� “
长沙易水

诸大家
，

著书立言
，
发所未发

，
以诏后人

”
�王

序�
。

他不仅细玩
“ 内经 》 、 《 伤寒论

�� 之旨
，
且

博览广集
，
综各家之长

，

立持平之论
。

正如顾

开雍所说
� “
夫抱奇氏居中央斯量地气之刚柔

，

和物化斯相古今之厚薄
，

既升仲氏之堂
，
旋入

东垣之室
，

兼而济之
，
各存其是

”
�顾序�� 因

其持论平正
，
故立法处方每能适中病机而效若

俘鼓
。

例如
，
其论中风既抱诸家之流风

，
又参

自家之主见
，
而从心肾不交立论

。

认为
“
河间

谓五志过极
，
言其因也

�
东垣谓本气自病

，

言

其本也
�
丹溪谓湿热生痰

，

言其标也 � 而究其

根
，
则在于肾元不足所致

。 ”
�卷二

·

中风论�

凡心不下交于肾者
，
用归脾汤养育心神为主

，

而以八味丸为佐
� 肾不上交于心

，
则用地黄饮

子补益真阴为主
，

而以独参汤为佐
，
加之调停

恰当
，

则轻者可复
，

重者可延
。

并指出
，

稀涎

散等方
，
只可暂用

，
不宜长服

。

若不求其本
，

一味率投风药
、

痰药
，

是乃舍本求末
。

怀氏善于独立思考
，

对古人经验多别有领

悟
，
师古而不泥于古

。

例如
，
对伤寒寒邪直中

之说提出异议
，
从仲景取方

，
止曰救里

，

悟出
“
此非外中之寒

，
乃本身无火

，
命门真原

，
早

已衰绝
，
即不受寒

，
而阴惨之象

，
已 具 于 身

中
，

偶或触之
，
而遂至是也，’�卷一

，

阴证论�
。

这一认识于临床有一定指导意义
。

他对伤寒汗
、

下等法也多有独到见解
，
善

于通权达变
。

谓
“
治伤寒法

，
不可不汗

，
不可

轻汗
，

不可大汗
，
不可再汗

，
不可误汗

。

明乎

此者
，
庶人仲景之室

，

而免文伯之恐也
。 ”
�卷

一
·

伤寒论�指出凡冬月正伤寒
，
头痛壮热

，

畏寒拘急
，

脉紧盛而无汗者
，

不可不汗
，
予麻

黄汤
� 前症虽具

，

或感非时暴寒者
，
不可大汗

，

只宜羌活
、

紫苏
、

防风
、

荆芥
、

葛根
、

陈皮
、

川芍
、

甘草等
，
量症加减

，
麻黄汤则非其所宜 ，

前症虽具
，
或元气虚弱

，
或向有杂病

，
及产后

、

痘后
、

失血后等
，
则不可轻汗

，
若果又冒寒

，

可以荆
、

防
、

苏
、

葛
、

甘草
、

陈皮等
，

微解其

表 ， 若前症虽具 ， 但曾经发表出汗者
，
则不可

再汗 ， 恶寒发热
，

杂证皆有
，
即使是一疮一疖

，

也不可误汗
，
当审证论治

。

他主张攻里之法
“
宜

缓不宜速
，

宜平不宜峻
，
宜专不宜杂

，

宜升不

宜降
，
宜润不宜燥

”
�卷一

·

里症论�
。

指出邪

在上中二焦者
，

则宜缓不宜速
，
以免遮下成结

胸痞气
�

风寒饮食所伤者
，

则宜平不宜峻
，
恨

用辛温苦平之剂
，
以防载术

、

大黄等峻厉重伤

胃气 �
既伤于食

，

则投药宜专不宜杂
，

必审何

物受伤
，

何药能制
，
一物一治

，
用的为君

，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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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他药佐之
，
庶易见功

� 凡物之理
，

有升必有

降
，
有降必有升

，

故攻下也恒当注意其上升的

一面
。

他每以葛根鼓舞胃气
，
柴胡条达胆气

，

而后加以内消通下之药
，
则升降得道

，

而奏功

自易
，

此即宜升不宜降
。 “
大肠主津

，

小肠 主

液
，

肾为胃关
、
又主五液

，

其所以能变化传导

者赖此耳
”
�同前�

，
故运用下法还应注意宜润

不宜燥
，
以免辛热燥烈之品竭液伤津

。

辫证入微 尤精舌诊

怀氏论医
，
强调辨证

。

认为
“
凡病皆有虚

实寒热
” ， “

苟能于虚实寒热体勘精切
，

亦可无

遗蕴矣
”
�卷二

·

呕吐�
。

其辨证手法注重对年

龄
、

方宜
、

体质
、

病势
、

病位等的辫别
。
例如

，

治脚气强调辨方宜
，
别居处

，

观勇怯
� 治闭证

�二便闭结�认为
“
老少异病

，

久暂异候
，

缓急

异宜
” ，

皆当神而明之
。

他对体质辨证
，

尤加

留心
，
如指出

“
中凤一症

，
大率膏粱者多出于

逸乐
，
贝珍宜固其肾肝

，……菊蓄者每见于萦愁
，

则宜助其心脾，，�卷二
。

中凤论�
。 “
带症肥 人

多因气虚有痰
，

瘦人多因血虚有火
”
�卷四

·

带

症论�
。 “
小产年壮气盛

，
跌扑而伤

，

宜先祛寮

而后补之
�
质弱经份

，

屡堕而下
，
即当大补气

血
，
而兼以祛疲可也

”
�卷四

·

小产论�
。

怀氏辨证
，

尤精舌诊
，

并撰有
“舌论

” ，
谓

“
凡看伤寒传变

，
首辨舌色

，
则寒热虚实之理

，

昭然可见
。 ”
�卷一

·

舌论�他察舌着重细审 口之

揭与不渴
，
律之有无枯润

，
色之红赤淡白

，
苔

之黄白焦黑
，
芒刺之多少

，

或易刮
，

或刮不易

去
，

肿之大小厚薄
，

伸缩之难易
，
饮之喜热喜

冷等
。

例如
，

他指出
“
热甚则苔黑

，
肾水竭则

苔亦焦黑
” ， “

湿热甚则舌肿大
，

肾液亡则舌亦

肿大
”
�同前�

。

此等灼见
，

若非临证悉心体察
，

殊难体会
。

怀氏擅长舌诊
，
但并不忽视脉证合

参
，

指出
“
而其尤要者

，

在兼脉与症
，
而察其

虚实
，

施其补泻，’�同前�
。

可见
，
怀氏辨证入

微
，
于丝发之间必有所别

，

值得后李效法
。

扶正祛邪 重视脾肾

怀氏临证
，

强调扶正祛邪
，
重视培补脾肾

。

中
�

医 杂 志

指出
“
肾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

，

五脏盛
，
乃

能泻
�
脾运水谷之精而 日生之

，

以灌于脏腑
”

�卷二
·

虚损论�
。

脾肾一亏
，

根本不固
，

则枝

叶凋零
，

故凡病皆宜先俘根本坚实
。

他 治 伤

寒
、

杂病
，
以至妇科诸疾皆注重从脾肾论治

，

而擅用六味
、

八味
、

补中益气
、

归脾等方
。

例

如
，
其疗 口唇诉裂从脾论治

，

颇具特色
。

认为

口唇诉裂非皆热证
，

若脾胃虚寒
， “
水极似火

” ，

也可致诉裂
。 “
惟人参理中

，

温其中气
，

火奠

厥位
，

而唇口诉裂
，

如久旱逢霖
，
立时润泽矣

”

�卷三
·

口病�
。

其治关格症
，
上则格而不人

，

下则闭而不通
，
而见呕逆胸满

，
尿闭腹胀者

，
多

从肾论治
。

以八味丸导火归元
，
又能复其真阴

，

“
出万死于一生

，
济无穷之夭 枉，’� �卷二

·

关

格�
。

其治血证
，
则从脾肾立论

，

指出
“
有形之

血
，
固于无形之气

�
无形之气

，

资 于命门之

火
” 。

故治失血证
，

上必顾其脾肺
，

下必滋其

肾元
，
切禁苦寒以伐之

。

如大便下血
，

元气下

陷
，
以补中益气汤加槐花

、

槐角
、

地榆主之
�

牙宣出血
，

一般以六味丸加骨碎补
，

虚寒者则

以八味丸加骨碎补等�卷二
·

血症�
。

他使用扶正药
，

特别推崇人参
，

谓其能
“
迥

�回�元气于无何有之乡
，

亦能调脏气于大不平

之 日
”
�卷四

·

续产后论�
。

故治伤寒汗
、

下误

治或坏证
、

杂病中风
、

血证
、

久吐
、

疟
、

痢
、

积聚
、

瘾闭
、

肺痔
、

噎隔及产后诸疾
，
每取人

参单用或与它药相伍
。

如他论积聚治法
，

认为

攻积之药必由胜腑肠胃
，

而后达病所
，

其清纯

之气
，
无有不伤

，

故主张以攻积丸累累加用
，

倍人人参汤监之
，
能使元气胜乎邪气

，

使病邪

自无容留之地 �卷二
·

积聚论�
。

又如
，

治一

六旬老人
，

得小便闭症
，
每逢冬至前一 日小便

遂闭
，
若极力攻出

，

解血块如蚝肉状
，
顷之复

闭
，
三 日不通

，
则闷绝不醒

，
以人参三钱

，

珑

拍一钱五分
，

牛膝一钱五分
，
丹皮一钱

，

车前

子二钱
，
升麻五分

，

且补且攻
，
有升有降

，
切

中肯萦
，
故用之神应 �卷二

·

闭症�
。

巧用外治 出奇制胜

怀氏临证
，
思路开阔

，
疗法不拘

，
在熟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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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用内治法的同时
，
也不忽视对外治法的运用

。

例如
，

一男子悠饮梅水
，
吐泻无度

，
手足厥逆

，

面色惨晦
，

声音不出
，

脉沉伏
，
小水点滴不通

，

服药人 口即吐
，

医技告穷
。

怀氏心思灵变
，

悟

及梅为果属
，

其味酸性收
，

故致小便瘾闭
， “
果

得赓则败
，

酒得赓则坏
” ，

遂取靡香适量
，

半

入脐中
，
半人鼻孔

。

少顷
，

小水大下二
、

三行
，

忽如醉梦初醒
，
越 日索粥渐安�卷二

·

霍乱论�
。

如是重证
，

巧施外治以收功
，
诚可谓出奇制胜

。

又如治乳汁不通
，
以王不留行汤内服

，
外以热

木梳梳其乳房
，

以疏利气血
，

通行乳络
，
能令

乳立至�卷三
·

乳症�
。

由此可见
，

外治法也为

临证治疗的重要手段
，
常能补内治法之不逮

。

所以对疗效的提高
，

外治与内治具有同样重要

意义的
。

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
，

不仅要精通内

治法的运用
，

还必须善于用外治法
。

柴胡细辛汤加味治疗脑外伤后遗症 �例

内蒙古自治区清水河县卫生防疫站 肖 国 玺

笔者用柴胡细辛汤加味治疗脑外伤后遗症
，
效果

较佳
，
现选病例二则介绍如下

。

例一
�

董 、 � ，
男

，
�� 岁

， ���� 年 �月 � 日初

诊
。

患者于 ����年 � 日因车祸损伤头部
，
扯 起 头皮

一大片
，
出血不止

，
右耳道亦有少量出血

。

当即往医

院缝合止血
。

待 伤口愈后
，
即上学

。
但 患者头痛如

劈
，
烦闷恶心

，
常诉眼前景物旋转

，
勉强坚持看书

，
疼

痛加剧
，
只好停学

。
经医院诊为

“
脑震荡后遗症

” ，
先

后服苯妥英钠
、

安定
、

维生素
、

谷维素不效
。

症见
�

头顶部有杏核大硬结隆起
，
畏风

，
头晕

，
目眩

，
心烦

无所主
，
口千不欲饮

，
目眶青紫

，
巩膜血管末梢有寮

点
。

小便黄
，
肌肤热

，
舌红苔黄腻

，
舌下静脉曲张

，

脉左关浮弦
，
右关虚细

。

处方
�

柴胡 �克
，
细辛 �克

，
薄荷 �

�

�克
，
当归

�克
，
川芍 �克

，
地鳖虫 �克

，

丹参 �� 克
，
半夏 �

克
，
泽兰 �克

，
川连 �克

，

石曹蒲 �� 克
。
上方连服七

齐��
。

�月 �� 日二诊
�

病情大有好转
，
但见口千

，
心

烦
，
发热

，
苔黄少津

，
脉小滑

。

此为伤后络中留癖尚

未尽化
。

上方加紫草 �� 克、 连服 �剂
。

再诊时诸症基

本消失
。

上药作蜜丸一斤半
，
以善其后

，
药后复学

，

病告痊愈
。

至今无不适感
，
已上高中

。

例二
�

石 � � ，

女
， ��岁

， �盯�年 �月 � 日初

诊
。

一

患者于����年 �月不慎从高处摔下
，
与石头相撞而

外伤
。

头巅
、

后脑及两颗部疼痛如裂
。

家属视病情严

重
，
特来求治

。

患者伏驴背上而来
，
精神欠佳

，
动弹

不得
，
自己不能上床

。

诊视
�

头项强痛
，
头昏

，
畏风

，

恶寒
，
汗出如洗

，
面色薰黑

，
胸脱痞闷

，
泛泛欲吐

，

默默不愿言
，
眼球发红并有牵引性疼痛

。

形体消瘦
，

腹满便秘
，
小便不利

，
口唇紫绪

，
爪甲发黑

，

舌苔微

黄中间黑
，

脉弦涩
。

诊为脑外伤后遗症
。

处方
�

柴胡细辛汤原方加石营蒲
。

七剂后
，
头痛

、

头晕
、

畏风
、

恶寒略有减轻
，
但又添手足发热

，

烦渴
，

肌肤摸之烙手等症
，
上方加紫草根 �� 克五剂

。

诸 症

大减
，
只在阴雨天稍感头重

，
全身不适

。

继用上方七

剂为粗末
，
早晚各冲服 �� 克以巩固疗效

。

随访 二 年

半再未复发
。

按
�

脑外伤后遗症的头痛多属久痛难愈或痛势较

剧
，
甚则头痛如劈

。

是由脑外伤后
，
伤及血络

，
扰动

肝风
，
波及诸经

，

演成错综复杂之象
。

其病理机制是

恶血不能养肝
，
肝气横逆生风

，
出现头痛

、

眩晕
、

麻

木等症
。

笔者认为
，
外伤血阻窍闭为本病之本

， “

肝

风
”
诸症是血寮窍闭继而演化而来

，
为病之标

。

故在

治疗当中
，
没有突出或专设柔肝熄风

，
而用柴胡细辛

汤
，
俘窍通疲破

，
久留血络之痰疲尽化

，
推陈致新

，

头痛诸症亦即迎刃而解
。

柴胡细辛汤原方为柴胡
、

当归
、

丹参
、

制半夏
、

泽兰叶各 �克
，
细辛

、

蜜虫
、
川弯

、

黄连各 �克
，
薄

荷 �
�

�克
。
属经验方

，

录自
《 外伤科学》 �广东中医学院

编�
习

�


